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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JIANG RIBAO

綦江北部永城镇的凤冠山，山势连

绵、巨石嶙峋，因形似凤冠得名。明嘉靖

二十二年（1543 年），綦江知县刘宪题刻

“凤冠山”三字，为山水赋能留韵。历经

三百年风雨侵蚀，石刻字迹日渐斑驳。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当地乡贤王

元年心系古迹存续，牵头邀约乡中有识

之士筹资修缮。为恪守规制、敬畏文脉，

团队主动呈报綦江代理知县臧翰，申请

深度补雕石刻，获官方批复认可：“足征

古道存心，复使江山生色，可佳之至。务

即协同筹议，爱为培修候饬该考，立案以

致。”此次古迹修缮，由民间善举升级为

官方督办的文保行动，尽显当时綦江重

文兴教、守护文脉的优良风尚。修缮之

余，王元年团队凝练地域精神、镌刻“綦

风士气”，自此成为綦江独一无二的人文

精神地标，代代滋养南州儿女。

石刻诞生的时代背景

“綦风士气”的诞生，是清代中期綦

江社会时局与人文积淀共同孕育的精

神成果。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后，綦

江历经百余年安稳发展，民生安定、文

风渐盛。而至嘉庆、道光年间，区域局

势动荡，社会风波迭起。嘉庆七年（1802

年），北渡场白莲教起事，叠加连年大

旱、饥民流离；道光十八年（1838 年），邻

境反叛战乱波及綦江，彻底打破地方太

平格局，百姓生计受扰、社会秩序承压。

乱世之中，綦江乡贤群体挺身而出、

守土安民。据《王氏家乘》记载，永城王

氏望族牵头，联动乡邻集资修建天成

寨、万丰寨等多处防御工事，践行寓兵

于农、守望相助的理念，庇护一方百姓

平安，彰显深厚的家国忧患意识与乡土

担当。彼时的綦江乡贤阶层，以耕读传

家立身、以济世安民立行，成为稳定地

方、传承文脉的核心力量。

以王元年为核心的创作团队，是当

时綦江开明进取士绅群体的缩影。王

元年自幼苦读、自学成才，乐善好施、德

望卓著，获九品寿官顶戴。在他的号召

下，堂侄王用维、王用明紧跟其后，成为

他的得力助手。随后，曾任井研、彭水

训导的姻侄吴泽堂，曾任凤岗知县的侄

孙女婿饶履丰积极参与，乡邻瀛山书院

主事刘元让、里人窦廷寿主动配合。这

群兼具学识、眼界、财力与情怀的仁人

名士，身处乱世却坚守正道、心怀家国，

为“綦风士气”的凝练诞生奠定了人才

与思想根基。

人文精神的重要标识

“綦风士气”四字石刻，灵感源自道

光六年（1826 年）知县宋灏题写的瀛山

书院“綦阳士气”匾额。王元年团队结

合綦江地域特质与人文风骨，凝练升华

出全新精神内涵，报请知县臧翰获批镌

刻，与“凤冠山”石刻相映成趣，成为专

属綦江的精神标识。

四字意蕴深远、格局开阔。“綦风”彰

显綦江地域清朗纯粹的民风政风，是植

根山水、浸润文脉的自然底色，涵盖家

风、乡风、政风，倡导清正纯粹、开明包容

的社会风尚；“士气”特指古代士人守正

不阿、担当有为的精神气节，秉持上不媚

权贵、下体恤百姓的立身准则。整体而

言，“綦风士气”承载着綦江人独特的精

神品格，既承接文人耕读济世的初心，又

饱含乡土民众向善向上的追求。

立于古得胜山脊的“綦风士气”石

刻，藏深邃家国情怀。其精神内核可概

括为：守正清白、风清气正的立身之本，

居安思危、心怀家国的忧患之心，勇毅

进取、攻坚克难的担当之志，崇文重教、

薪火相传的文脉之魂。它串联起个人、

乡土与家国，诠释了綦江人不卑不亢、

开明通达、敢作敢为、济世为民的精神

风骨，是清代綦江士人守正创新、锐意

进取的生动写照。

教化后人的深远影响

两百年来，“綦风士气”跨越时空、

代代传承，深度浸润綦江家风、学风、政

风，滋养出一代代仁人志士，成为推动

綦江人文兴盛、家国奋进的精神源泉，

影响遍及宗族、乡域与全境，绵延至今、

生生不息。

家风传承赓续初心，王氏族人世代

践行精神内核，英才辈出、薪火不绝。题

刻第二代传人王殿光（王用维之子）任职

贵州毕节知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离

任仅存微薄俸禄，留得一世清名；吴光銮

（吴泽堂之子）历任多地知府，精于治政、

除暴安民，兴教办学、造福一方，获“刚正

廉洁”盛誉。题刻三代王国彬（王殿光之

子）承祖训，研儒学，成学者，清末民初在

重庆主城两所中学任国学老师，“谆谆善

举、耿耿忠勤”，成一代名师。题刻四代

王尊舜，父母早逝，靠族人帮扶，誓不丢

书，考中秀才，深明大义，成为綦江实业

救国先驱，在城劝工局捐田租六十石，获

颁“乐善好施”匾额。题刻四代王奇岳

（王元年堂弟王元哲之孙），幼时好学，在

凤冠山“綦风士气”石刻下成长，早年赴

法勤工俭学，回国投身工人运动，曾任秘

书长，是我国工运先驱。题刻五代王良

（王奇岳侄儿），红四军军长，井冈山26名

大专生之一、重庆历史名人，被习近平总

书记称赞为“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红

军干部。

乡域浸润人才鼎盛，在精神感召下，

永城及周边区域人文蔚起、名人荟萃。

凤冠山下温塘村走出霍步青、霍锟镛、

霍栗如“黄埔三杰”，投身革命、功勋卓

著；原綦江县金灵乡巨商刘子如实业兴

邦、乐善好施，以爱国情怀与慈善担当

获评重庆历史名人；出生于黄沙村的名

儒罗星淡泊名利、深耕文教，主修《綦江

县志》、留存诗文墨迹，培育众多本土贤

才，为綦江文脉传承筑牢根基。

全域赋能薪火相传，“綦风士气”滋

养一代代綦江儿女报国为民、勇立潮

头。省考状元陈洪献入翰林院，参与

《大清一统志》编修与《五口通商章程》

拟定。

清道光年间伍濬祥、伍辅祥、伍奎祥

三兄弟接连高中进士，身居御史、知县

之职，刚正不阿、严惩贪腐、兴学助教，

诠释清正担当。“公车上书”中，张济恒、

张济南、张济贞三兄弟积极参与，挺身

而出、力主维新，彰显綦江士人敢为人

先的气节风骨。同治、光绪年间彭氏祖

孙三代接连中举，綦邑留下“连中三代、

叔侄同榜”一门三举人、一进士的人文

佳话。清末民初的张华庭，专注家乡教

育，秉持“正己化人”理念，牵头创办“綦

江中学堂”，亲笔题写“中学堂”匾额，书

写綦江兴学华章。近代以来，陈洪义创

立“麻乡约”信轿行，开拓西南邮政客运

事业，铸就百年实业传奇。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革命先驱邹进贤投身革命、

矢志不渝，以生命践行初心。

文脉永续，风骨长存。如今，“綦风

士气”早已超越一方石刻的物理意义，

成为綦江最鲜明的人文名片。这份清

朗正直、担当进取、崇文济世、爱国爱家

的精神品格，历经两百年岁月淬炼，依

然熠熠生辉，持续滋养着南州大地，激

励着新时代綦江人赓续文脉、勇毅前

行，书写城市发展新篇章。

话说“綦风士气”
□高思成

记忆中，端午节是从一束艾草开始的。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会叫醒睡梦中的我，说过节了，要早

点上山去割艾草。母亲背着背篓，我拿起割草刀，睡眼朦胧

地跟在母亲身后。

农村人平常割艾草喂猪牛羊，端午节这天割来扎成一

束，挂在门上。艾草割了又生，一年可以割好几回，但由于割

的人多，我们还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割满一背篓。

端午节割来的艾草通常不会喂家畜，母亲会整理好扎成

一束挂在堂屋门楣上，剩余的铺在院坝晒干，晒干后装入蛇

皮口袋，供日后使用。

我打小就不喜欢艾草。它不光看起来不起眼，带着几分

丑陋，还散发一股苦涩的药味，不像花儿那样香甜好闻，也不

像普通的青草那样透着淡淡的清香。更烦的是，我想不通年

年端午非要挂什么艾草，让我连一个完整的好梦都做不成。

母亲说艾草是不花钱的良药：家畜吃了防病，挂门上可

以驱邪避毒、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泡脚可以除湿，擦洗身子

可以止痒。初听时我半信半疑，不过一种野草罢了，说得像

“神药”一样。后来稍大些，进入学校读书、认得几个字后，对

母亲这种说法便有点不屑——猪吃了防病，为啥还要打预防

针？挂门上驱邪避毒、保平安，咋还有人家中邪招灾生病？

还有止痒除湿什么的，也不过是心理作用罢了。我想母亲毕

竟没读过书，人家说什么她便信什么。

当然，小孩子只能腹诽而已。年年端午，纵有千般不情

愿，我还是得在母亲的吆喝声中起床，和母亲一起去割艾草。

唯一的反抗就是拒绝像母亲那样用艾草治病。比如感冒了，

母亲建议我用艾草泡脚，我犟着说不碍事，过几天就好了。身

上痒时母亲让我抓一把干艾草泡水擦洗，我立马谎称不痒了。

长大后，我在城里安家，母亲进城帮我带孩子。每逢端

午节，母亲会去菜市场买一把艾草挂在门上。若赶在端午前

后回老家，母亲也习惯割一大捆艾草带进城，晒干后照旧装

入蛇皮口袋，用来泡脚或擦洗身子。

也许是年岁渐长，也许见得多、闻得多了，我渐渐习惯了

艾草和它独特的味道，甚至能从苦涩中品出一股清冽的香

气。有时裹在艾草那辨识度极高的气味里，只觉神清气爽。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我心里空落落的，好似缺了

什么，却又说不上来。后来看见别家门楣悬挂着艾草，我才

恍然大悟——家中没挂艾草，门楣上空空如也，少了艾草独

有的清香，更少了母亲的味道。想起《诗经》中的句子：“彼采

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没有艾草的端午，我与母亲之

间，竟是三秋相隔。

从此，年年端午，我也习惯去菜市场买一束艾草挂上。

去年端午，我早早起身，去往平日散步的河边寻找艾

草。古人云：“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艾草是一

种神奇的植物，同乡里乡亲一般朴实、亲切。河边、路边、荒

地、山坡随处可见，艾叶绿得发亮，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时不

时翻露出灰白色的叶背，好似顽皮孩童一时兴起翻个跟斗。

我很快便寻到那抹鲜活蓬勃的绿意。回想年少时对艾草满

心抗拒，如今却自觉“既效艾符趋习俗，又祈蒲酒话升平”，心

中感慨万千。

我终于知晓，艾草确有祛湿止痒、抗菌驱虫的功效；我终

于明白，悬挂艾草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仪式，是与往昔、与童

年、与母亲、与传统对话的载体。当我将艾草插上门楣，便觉

自己同母亲、同两千多年前的先人一样，做着同一件事：驱邪

避疫，祈福纳吉，祈愿家人身康体健、平安顺遂。

一束艾草寄思情
□张绍琴

端午又到，粽香四起。前日，二姐专程来看望母亲，带来

了她亲手包的肉粽。青绿粽叶包裹着饱满糯米，朴实的烟火

气息瞬间漫满屋子。

二姐素来心灵手巧。她刚出嫁那年端午，看着婆家亲人

包粽子，稍稍观摩便掌握了手法。当年，她就提着自己包的

粽子回了娘家。这份端午心意，她一年年坚持，从未间断。

捧着粽子，旧日记忆扑面而来，想起儿时那些没有粽子

的端午。打我记事起，第一次听闻端午食粽的习俗，看见邻

里采摘粽叶，心里满是羡慕，便缠着母亲，再三央求她为我包

粽子。 可那年端午，母亲终究没有去采粽叶，家里也没有

粽子。年幼的我不懂缘由，满心委屈，整整一个节日，都在哭

闹与失落中度过。

年岁渐长，我才慢慢读懂母亲的难处。母亲命途坎坷，

年少遭遇家庭变故，与舅舅相依为命，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便

辍学养家。童年无人疼爱、无人教导，她勤恳内敛，不爱串

门，更无从习得包粽子的手艺。

我们总习惯性以为母亲无所不能，可回望她的人生，她

也只是平凡人，有自己的短板，藏着无人知晓的遗憾与无奈。

但母亲的爱，从未因不会包粽子而减少半分。那些没有

粽子的端午，母亲总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圆满的节日

温暖。她会精心焖一锅糯米饭，拌上醇香的猪油、细腻的白

糖与黑芝麻，文火慢煨，粒粒软糯香甜。她总是温柔地为我

添饭，一碗接着一碗，让清甜的糯香填满我的童年。

日子宽裕之后，每逢端午，母亲还会亲手炸酥肉。新鲜

肉块裹上面糊入锅，炸得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香气浓郁。一

盘家常酥肉，便是儿时端午最珍贵的滋味，慰藉了我清贫的

年少时光。

后来我迁居重庆。每逢端午，街头商铺的各式粽子琳琅

满目，肉粽、蛋黄粽、红枣粽、绿豆粽、清水粽，品类齐全，随处

可购，再也没有儿时求而不得的遗憾。

可年年端午，我的冰箱总会被粽子填满。二姐和我一

样，儿时从未吃过端午粽，深知那份缺憾的滋味。于是每到

节前，她便亲手包粽，准时送来满满一袋。母亲时常心疼二

姐操劳，总念叨着：“明年不要再送粽子了。”二姐每每笑着应

允，可年年端午，温热的手工粽子依旧如期而至，从未缺席。

一枚小小的粽子，裹着草木清香，藏着岁月温情，更载着

深厚的手足亲情。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不必是琳琅的好物，

而是岁岁年年的牵挂、日复一日的偏爱。恰如端阳里的粽

香，这寻常烟火里的温柔与惦念，便是人间最好的团圆。

端午的粽子
□袁保亮

那年夏天，麦子金黄，我跟着父母

来到金光灿灿的麦田割麦。

烈日下，我分明看见父亲和母亲手

中挥得呼呼生风的银镰。尘埃与麦灰

黏附着父母那麦子般橙黄的脸庞，汗

水迤逦而下。金黄的麦子在银镰挥舞

下温顺倒伏，铺成一片灿烂的风景。

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拿起镰刀

割麦。麦芒刺得脸颊火辣辣地疼，汗

水淌进嘴里，咸滋滋的。身前的麦子

在父母脚下一字排开。我弯腰用力挥

动弯弯的镰刀，一排麦子倒在脚边，我

兴奋得张大了嘴。可没过多久，脚踝

忽然一阵钻心刺痛。低头一看，锋利

的镰刀割破了脚踝，鲜血汩汩流淌，伤

口像孩童张开的小嘴，隐约看得见内

里的皮肉。

我紧紧捂住伤口，鲜血顺着指缝

如蚯蚓般往外渗。我疼得连声叫唤：

“哎哟——”母亲闻声奔来，看见我鲜

血淋漓的右脚，失声喊道：“不得了，乖

乖呀，这可怎么办？”话音未落，泪水便

哗哗涌了出来，一时慌得手足无措。

父亲快步赶来，见状顿时火冒三

丈，上前扬手给了我一巴掌。“啪——”

我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心底委

屈与怨愤难以言说。父亲厉声呵斥：

“你净添乱，麦子都来不及抢收，你还

——”话说到一半便哽住，面容扭曲的

模样深深印在我心上。

母亲顾不上多说，连忙撕下衣襟

裹住我的伤口，叮嘱我忍住痛，背起我

直奔数里外的村医疗站。医生清洗、

缝合伤口，再敷药包扎，我咬着毛巾，

硬生生扛住一阵阵钻心的剧痛。

父 亲 始 终 留 在 麦 田 ，没 来 医 疗

站。他独自一人割完所有麦子，码成

堆，盖上塑料薄膜。当夜下起大雨，父

亲手掌磨出好几个硕大水泡。夜里，

他轻轻抚着我的脚踝，轻声问我疼不

疼，我摇摇头说不疼。我望见他眼底

湿润温热。我不再怨恨那一巴掌，倘

若不是父亲抢收完麦子，那场大雨定

会酿成大祸。那一记耳光，让我读懂

生活的艰辛，读懂清贫日子里人兼具

狭隘与坚韧、自私与豁达的复杂心性。

几天后，我一瘸一拐给晒场打麦

的父母送水送饭。麦场上，乡亲们挥

舞木杈、木锨、扫把，扬起的麦粒在空

中划出弧线，簌簌作响，好似少女在柳

荫下荡秋千，畅快自在。堆叠而起的

麦秸垛宛若古老的金字塔，静立村边，

沉默得如同村口老水牛，为整个麦收

画上圆满句点。

我缓步走到那片曾让我负伤的麦

田。麦田同我一般，受过伤，沉默无

言。经父亲收割后的田地，像刚生产

完的妇人，隆起的身躯归于平整、宁

静、安然，似噙着浅浅笑意，柔和的土

地弥散着醇厚温润的气息。

静谧的夜里，轻抚右脚踝长长的

伤疤，指尖微凉，心底所有浮躁尘埃尽

数涤荡。这道伤疤，封存着麦田全部

辛劳与苦楚，藏着乡村长久的清贫与

磨难。故乡的印记早已刻入骨髓，我

再也走不出这片草尖托起的村庄，走

不出这片让我落泪伤痛的麦田。麦田

独有的气息、色彩、声响与韵律，早已

融进我的容貌、血脉与骨血，相融共

生，生生不息。

父亲的麦田
□宫凤华

中考最后一天清晨，阳光柔和清亮，

街上处处是赶考的身影。我卡准时间

把儿子送上中考专用接送车，在心中默

念：愿儿子最后一场考试能出色发挥。

转身刚走不远，心头忽然挂念起家人；

算算时日，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去看望久

病未愈的母亲，索性打滴滴前去探望。

为了省几块钱，我选了拼车模式。

司机是位年近五十的中年男子，嗓门洪

亮。他告诉我，前方路口还有另一位拼

车乘客要上车。果然，几分钟后，一名

身着校服的女孩登上了车。晨风吹动

路边枝叶轻轻摇曳，她扎着紧绷的高马

尾，额前碎发被冷汗浸湿，贴在额头上，

双手紧紧攥着透明考试袋。

刚落座，她便急切开口：“师傅，能

开快一点吗？今天考英语，老师要求我

们提前十五分钟抵达考场，我怕赶不

上。”说完，她连忙解释，自己不小心选

错了拼车模式，若是专车，本可准时抵

达，拼车却需要绕行，容易耽误时间。

司机连忙说道：“开快些没问题，但

我得先送完这位先上车的乘客，再送

你。”女孩一听，愈发焦急：“那怎么办？

师傅，麻烦靠边停一下，我下车重新拦

出租车吧。”

就在司机左右为难之际，我开口询

问女孩：“你是去实验中学考点吧？我

儿子今天也中考，刚坐上接送车没多

久。”女孩轻轻点了点头。

“你现在下车重新拦车，也不一定能

马上打到。”我转头对司机说，“师傅，你

先送这位同学去考场，我延后下车就

行。”司机问道：“这样会多出一笔绕行

费用，你不介意吗？”我答道：“没关系，

中考最重要。”

女孩又惊又喜，连声道谢。两分钟

后，车辆调转方向直奔考点。路上车流

缓行，道路两侧随处等候考生的家长。

不多时，车子停在考点警戒线外，女孩

抓起考试袋快步跑去，跑出几步后回身

深深鞠了一躬，转瞬便汇入考生人流。

等我赶到母亲住处，屋内静谧安

宁。翻看打车订单，因临时改道绕行，

最终只多付了三元车费。

区区三元，不值一提。只因深知考

生分秒必争的焦灼，我才愿意稍作退

让。晨光漫进窗棂，我在心底默默祝

愿，两个孩子都能从容赴考、正常发挥，

得偿所愿。

多付三元钱
□王治刚

幽峡听溪（水粉画） □梁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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